



















































































能创造的经济规模来说，6 亿～ 7 亿
劳动力并不少。随着高科技、信息化
的“第三次浪潮”逐渐走向成熟，可
以预见，未来的经济发展一定不是靠
人多取胜。如果以市场经济为前提，
老年人的不断增多，消费需求也相应
增长，为什么不把人口老龄化创造的
巨大消费市场看成是中国经济增长和
创造就业的机会呢？同时，中国正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这样的深化改革，其结果必然是少用
人。因此，中国在过去、现在以及可
以预见的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
大障碍一定是失业而不是老龄化。中
国千万不能自乱阵脚，迷失方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
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 彭兆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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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南的坝子，那是一个山地的小
平地，可以防范大的自然灾害，躲避
外敌的侵扰，容易积纳雨水，有一隅
小平地耕作。当然，我国西南坝子的
条件优越得多，有水源，有耕地，特
产相对丰富。沙漠的情形可就不同了。
沙漠里的山凹——充其量只是一个“干
坝子”，成了贝都因人栖息之处。
对于类似贝都因这样的族群，我
们很难以平时习惯的词汇“文明”来
评判。不过，呈现在眼前的景象，确
实是在我几十年的田野生涯中从未见
到过的艰难和赤贫。在这样艰苦的环
境中生活，水是首先要解决的。山沟
里有一处水井，深达 50 米左右方能够
取到水。肉眼俯视，漆黑一个圆洞。
有了水，依靠自然屏障，满足最为基
本的生活。
现在也有少数游客，去贝都因部
落只是猎奇。我与他们不同，贝都因
人成了我的观察和研究对象。观察和
体验成了我的职业习惯。在当地，我
吃了一小块“面饼”，虽然沾过成群苍
蝇，同行者都不敢吃，我是吃了的，
想着沙漠的苍蝇脏不到哪里去。
“面饼”制作方式极其简单：一
个小坑，几块石头支撑着一块黑铁皮，
铁皮下燃料是骆驼的粪便。擀面的只
是一根树枝。桌子上有一个小盘子，
那是游客吃了面饼以后给小费用的。
主人一句话都没说，眼光是平和和安
静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给了小费，尽
管多数同行者没有吃女主人做的面
饼。想起了“扶贫”一词，其实不对，
“贫困”是“被给予”的概念，与金
钱和财产的多寡有关。
在贝都因部落，“财产”是谈不上
的。对于贝都因人的生活方式，我们
生活中的习惯用语似乎都无法准确地
加以套用。“野蛮”“落后”“愚昧”“贫
困”？都不准确。
近三十年，人类学研究有一个惊
人的发现，对类似贝都因这样的部落
研究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结论。看
一看人类学影片《上帝也疯狂》就能
够明白。布须曼人原是生活在非洲丛
林中的个小体黑的种群，过去人类学
在评述他们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
将他们看为“未开化的野蛮人”。
现在的看法不同了。他们的生活
原是那样的平和、安详、融洽、开朗、
善良，没有私有财产观念，没有争斗，
没有战争，人口增长完全与自然提供
的食物相配合。他们不需要耕作，大
自然提供的果物便可以满足他们基本
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活内容是静静
的，定时定期进行宗教活动，时常唱
歌跳舞。
忽然有一天，一个“现代青年”
驾机飞过布须曼部落，从“天上”扔
下了一个“可乐瓶”。这一象征现代文
明社会的“可乐瓶”的到来，从此带
给他们争执、私有观念、猜忌、不安
宁，于是，酋长决心将这一现代“怪
物”送返。在途中的各种奇遇故事中，
布须曼酋长表现出了比任何形式、种
类的“现代人”都善良、勇敢和无私
的品质。电影的隐喻是：布须曼人是
“文明人”，我们则可能是“野蛮人”。
他们的生活其实比我们的生活更好！
说贝都因人远离我们所谓的“文
明”，这确属事实。但“文明”同时是
一柄双刃剑。我们同样可以举出他们
的好多优点，这些优点恰恰是“文明
的毛病”。比如，贝都因人的生活耗损
自然资源近乎为零。现代人正好相反，
对自然资源的掠取越来越多，欲望越
来越强烈，而自然资源却无法增长，
越是发展，耗损自然资源也就越来越
多，最后只能是“阿凡达”故事的新
版寓意：飞到遥远的星球潘多拉掠夺
资源，结果被人家狠狠再踢回地球。
现代社会的财产观值得深刻反
思。当代人类学大师马歇尔·萨林斯
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对布须曼
人有了新的评价，认为他们的生活具
有“进步的因子”，嘱现代人深刻反思
和反省。眼前的贝都因人难道不也是
这样吗？他们没有财产观，不囤积，
不耗损自然资源，生活简朴，几无垃
圾，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开朗大方，
不争斗，不欺负人家。
当然这一派言论对于我们而言，
充其量只是夸夸其谈；因为我们“暖
和”、“满足”、“习惯”在自己富足的
生活之中。或许这也是一种“现代虚
伪”吧。
为了适应现代旅游，贝都因人开
始用骆驼拉游客兜圈子。他们开始知
道了“小费”。我从骆驼上下来时，骆
驼的主人非常大方地邀请我照相。我
也给了他们小费。□
（作者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主任兼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